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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紫

床前孝子与坟前孝子

本版投稿邮箱：
2457901059@qq.com

春天，那江边的野花一簇簇灿
然开放，江水奔流，思念奔流。

这是江边墓地的野花，那些墓
背靠青山，日夜凝望着大江，一代又
一代，花开了60多年。

在墓地旁，星星点点的野花在
草丛中眨闪着眼睛，那是一种母子
间永远的时空相见。一处墓地旁的
卑微野花，因为母亲的存在而显得
高贵，因为守望而历久弥香。

这江边的墓地，有我堂伯的一
个衣冠冢，他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朝
鲜战场。1950年10月，年仅20岁
的堂伯跨过鸭绿江，成为第一批入
朝的志愿军，进入炮火弥漫的朝鲜
战场。

堂伯的母亲、我的三奶奶、一个
在旧时代里裹过小脚的女人，常常
一个人定定望向别人告诉她的“朝
鲜”的方向。

三奶奶等来的，是堂伯英魂安
葬朝鲜的消息。在1953年夏天著
名的金城战役中，23岁的堂伯被敌
人的炮弹击中，鲜血浸透在炮火烤
焦的土地上，长眠在朝鲜新义州的
志愿军烈士陵园里。

家里得到这个消息，是1953年
的秋天了。为了不让三奶奶承受这

份失子之痛，我的几个堂叔商量，决
定把这个消息一直封锁下去。

在接下来的3年多时间里，我
的几个堂叔以牺牲的堂伯名义，轮
流给三奶奶写信报平安，并从邮局
送到家里，按时给三奶奶读“儿子”
的信。为了掩饰得更好，几个堂叔
还假装从部队汇款给三奶奶尽孝。

然而，1956年冬天，三奶奶从
一个公社干部口中，还是听到了那
个撕心裂肺的消息：儿子已经牺牲，
儿子的坟在朝鲜。

这个女人，泪水哭干之后，挺起
了干瘦的背脊。三奶奶决定，在家
门前的树林里为儿子建一个坟。她
把儿子生前留下的衣服小心地叠进
一口棺材里，为牺牲的堂伯埋了一
个衣冠冢。

这个衣冠冢与三奶奶的家门默
默相望，与一个母亲揪心的目光疼
痛相望。每一天，三奶奶都要迈动
小脚，去儿子的坟前喃喃自语，她在
坟前擦着眼泪清理杂草，她在坟前
看着夕阳下山去、炊烟升上来。

1959年国庆，在堂伯的坟前，三
奶奶等来了堂伯的几个战友，他们给
堂伯带来了鲜花。战友们走后，三奶
奶行动起来，在墓前种下了油菜花、

狗尾花、野牡丹、胡豆花……还有一
些叫不出来名字的野花。后来，她
还栽了李树、桃树、杏树、梨树。小
小的墓地从此花木繁盛。坐在墓
地旁的三奶奶，开始浮现出安宁的
笑容。

江边有一所小学，学校校长知
道三奶奶这件事情以后，每逢清明
与国庆，都要带着一群学生来到墓
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生们在墓
地前献花、向英雄鞠躬。

2002年春天，因为一个工程，
江水上涨，堂伯的墓地也在淹没线
下。三奶奶早已和几个堂叔把墓地
迁移到了村后山冈上。三奶奶特别
交代，把那些能移走的树和花都移
到墓前。这一年9月的一天，三奶
奶从堂伯墓前回到家里，喝完一小
碗菜羹之后，安静地走了。三奶奶
活了91岁，她坚持活下来，是想在
野花遍地的墓前多陪陪儿子。她静
静地离去，也是去见分别了半个世
纪的儿子。她的墓地，与儿子紧紧
相邻。

墓地旁绽放的野花，饱尝了母
亲的泪水、浸透了时光的温暖，以一
种蓬勃的生机，再一次遍布大地、鲜
艳动人。

去年5月，父亲因心衰肾衰
离开了人世。之前他经历了100
多天治疗，病床前很详细地交代
了身后事。其中之一就是不必给
他扫墓，他说自己是个坚定的无
神论者，不相信其他说法。

父亲应该不是在讲“客气”，
因为他本人就不怎么热衷于扫
墓。爷爷、奶奶的墓在千里之外，
这些年他一共只去扫过两次。

“你们奶奶这个人很迷信，临
死前再三叮嘱，每年清明节一定
要去给她扫墓，多烧点纸钱。她
怕去了那边没钱用，生活会很困
难。”父亲曾多次说起过这件事，
为了让奶奶安心，父亲随口答应
了下来，但后来并没有照做。他
分析了一番，说即便按照民间传
统的说法，去世的亲人们也早就
另有出路，烧过去那么多亿冥币，
根本无人查收。大老远去扫一趟

墓，劳民伤财，烧纸还污染环境，给
当地添乱，实在乏善可陈。

父亲没去扫墓，奶奶在那边倒
也没饿着冻着，因为每年我二哥都
会去祭扫，顺便在周边苏杭春游一
圈。去年清明节时，父亲已经病入
膏肓，母亲、大哥和我轮换着日夜
守候。人手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二
哥没有参加“倒班”，依旧去扫墓。
父亲不禁叹息，说他是“坟前孝
子”，不是“床前孝子”。父亲去世
后第二天，接到消息的二哥才从浙
江赶回来。

“你二哥这是兑现你爸的承
诺，他去给奶奶扫墓也不是毫无意
义。”母亲一贯推崇“手心手背都是
肉”，面对亲戚们的质疑，她如此替
二哥辩解。想想倒也不十分错，如
果没人去给奶奶扫墓，父亲实际上
就是欺骗了奶奶。不管人在不在，
许下的诺言丢到脑后毕竟不太好。

“父亲虽然不要我们去扫墓，可
是去世前并不能接受免费的‘环保
葬’，只是说一定要选个最便宜的墓，
这说明他还是在意一点面子的。今
年清明节，我们还是去祭扫一下吧，
不然有人会说闲话。我们不开车，搭
扫墓班车去；只买一束花，不烧纸
钱。”大哥提议道。

我觉得大哥的提议很符合父亲
生前的习惯做法，父亲一生非常节
俭，如果他泉下有知，可能口头上会
怪我们还是给他扫墓了。不过花费
不多，他尚能接受。床前与坟前的孝
道，我们都做到了。

《礼记·中庸》里有这么一句话：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
也。”意思是侍奉已经去世的长辈，要
像他们在世时一样，这是孝顺的最高
境界。给父亲扫墓，我们选择“客随
主便”，按他生前的习性去办，这应该
就是最孝顺的做法。

江野之花
◎世勇

父亲陈锦藩离开我们10年了，我
们一直怀念他，为父亲曾是一位抗日
勇士而骄傲。

父亲1942年10月投身革命，由
于他头脑灵活、在当地熟人很多，被
党组织选中担任隐蔽战线的工作。
父亲对日寇深恶痛绝，不愿担任这个
工作为他们做事。当时的吕四抗日
民主政府的区长来做父亲思想工作，
1943年5月，父亲出任了敌占区伪乡
长。他冒着生命危险展开工作，收集
情报，多次出色完成任务。

1943年6月，日伪准备在大闸构
筑据点。在父亲安排下，筑据点的民
工少，施工进展缓慢。敌人一再催促
多派人，父亲推说农忙人少。碉堡老
是筑不成，敌人干着急却无计可施。

为了筹款资助抗战，父亲和区委
商量好后，将几名敌占区的纳税大户
请到自己家里，抗日民主政府的税务
干部化装成进镇农民赶来，经过一番
教育动员，他们顺利纳税。

父亲又奉命去除掉一个大名鼎
鼎的汉奸。父亲精心计划，带人趁夜
摸到汉奸住处，从屋顶揭瓦入屋，刀
砍了这名汉奸。

曾任苏中四分区东南警卫团吕
四区大队教导员、吕四区区长的江行
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反筑据点、偷
摸哨兵的斗争中，陈锦藩是起了作用
的。他从鬼子那里保释过被抓的青
年民兵和地方进步人士。”

江行还提到另一段鲜为人知的
传奇：“当年惩奸时，陈锦藩也被捕
了。当地群众只知道他是伪乡长，不
知道他是我党派到敌占区做情报工
作的。当时，吕四区下午要开大会，
准备杀陈锦藩。我登台向大会主席
说明来意，大会执行任务主席当众宣
布撤销对陈锦藩判处死刑的决定，并
当场释放了他。”

新中国刚成立时，按党组织安排，
父亲这一类地下党员不能暴露，以防
隐藏下来的敌特报复。由于当时情况
还很复杂、环境依然较为险恶，地下党
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系，一般情况下，父
亲不参加战友合影、不出现在主席台
上，甚至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只能从
事默默无闻的平凡工作，因此，父亲所
存影像、文字资料极为稀少。

父亲后来被安排在长航南通港
务管理局工作。他从不居功自傲，保
持了一贯的对党忠诚、严守纪律、为
人低调、任劳任怨，更教育我们要听
党话、跟党走，严格要求自己。

父亲离休后念念不忘战友及曾
经战斗的地方，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启
东海复镇。2013年，父亲走完了他
的101年人生，我们送别父亲，并决
心要把他爱党、爱国、爱民的情怀和
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一代代传
承下去。

怀念父亲的
“暗战”传奇

◎陈惠忠 陈卫平


